











     
新编梨园戏《董生与李氏》似乎得到了大部分观众的好评,这引起我的一
番思索, 《董生与李氏》究竟有何过人之处,竟赢得一致赞叹。 
若说人物刻画，有人评价“似乎还没有一个作品把传统书生的性爱心态写
得如此惟妙惟肖、淋漓尽致”。我却认为此言不妥，早在元代王实甫的《西厢
记》中就曾经写过一个痴情大胆的书生，害相思病的“傻角”。张生偶然见莺
莺一面便将赶考的事情忘在脑后，在寺内借宿并设法接近莺莺；莺莺晚上在花
园里烧香，张生便在墙外吟诗；莺莺做道场，张生便借故到场以一睹芳容。张
生的举动既唐突可笑，又率直可爱，虽然出尽了洋相但是最后凭着他一颗真诚
和执著的心赢得了心上人的芳心。人物刻画可以说是《西厢记》最突出的艺术
特色，所以虽说《董生与李氏》在人物刻画上确实有亮点，但是是否能超越前
人还有待细究。 
再说意境与感受。我认为《董生与李氏》着重是表现人物的感受，比如通
过董生遮遮掩掩尾随在李氏的身后表现了他的“四畏”；董生在墙外搬石头、
爬墙一系列生动的动作表现他急切心情；通过自言自语表现内心矛盾；董生一
边教学生读书一边偷偷瞟向李氏的眼神表现其“有贼心没贼胆”，这些都是戏
中精彩的部分，确实给观众以真情实感。但是整出戏在意境的渲染上不够，因
此观众无法真正溶入到戏境中，能从演员的动作、语言、眼神“看出”其酸甜
苦辣的感觉，却很难设身处地的“感受”到这些感觉。戏剧观照的是“人”、
是“人心”，是埋藏在内心深处的欲望和感情，舞台上的戏中人应捧出自己的
心，让观众的梦想化为戏中人的梦想。但是《董》戏除了李氏赏月那一段，并
未很好的做到这一点。我们知道意境是我国传统美学的理论瑰宝，是作品审美
的最高境界，古典艺术往往强调一种意境，而现代艺术往往着重一种感觉。是
不是因为《董》戏虽然描写古代的故事但却是在现代剧场上演，总要迎合现代
观众的欣赏口味，因此多了一些现代激情，少了一些古典浪漫。如何寻找传统
文化与现代观众口味的接口，无论是形式上还是内容上确实是很难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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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董》戏吸引观众的原因我的看法如下几点： 
第一它是一部爱情戏。男女缠绵爱情是艺术永恒的主题，从古至今的戏剧
题材占最大比例的就是爱情婚恋，主人公大部分是才子佳人。在这些作品中佛
道清规禁欲主义和男女之间奔放的爱情之间的矛盾也是常见的戏剧矛盾。这是
最吸引观众的题材之一。 
二是它的娱乐性。《董》戏紧紧抓住了娱乐这一最具有社会普遍性的基本
需求，以美声美色愉悦耳目。《董》戏除了李氏这个角色其余七个都是丑角：
彭员外、董生、梅香、两个小鬼、两个书童。女主角（旦）当然是貌若天仙、
风韵迷人，其姿势、动作、唱腔、眼神都让观众心神荡漾；配角们的表演和语
言生动有趣，给人深刻的印象，让观众看了喜不自禁，不断传出会心的笑声。
至于戏中恰当的配乐、冷暖相间的色彩、有节奏的灯光与剧情相合，无可挑
剔。戏曲中的“戏”正是嬉戏之趣，就是“闹着玩”，丑角是戏曲注重娱乐功
能的一种重要表现，以插科打诨、调笑逗趣为首要任务，是主角必要的陪衬。
但是这出戏中显然丑角在数量比例上占绝对优势，甚至一直在旁奏乐的乐人也
进入戏中发言，某些意义上担任了丑角的任务，《董》戏显然不是丑角戏，但
却有这么多的丑角出现，这是我感到疑惑的一个地方，难道为了迎合观众就应
制造出如此多的笑料吗？ 
三是戏中的人情味。小鬼们对李氏美貌的评价说明小鬼也有动凡心的时
候，而小鬼们接受彭员外的贿赂更让人分不出冥间与人间的区别，这正是中国
人常说的“人情”。在中国文化中，“人情”大体即“人之常情”，主要表现
为人们对“饮食男女”、“人伦日用”等基本生活问题的普遍情感态度，正是
这种平凡普通、人人心中皆有的常情打动了观众的心灵。中国传统戏曲常把人
情赋予鬼怪神灵，如《天仙配》中的七仙女、《白蛇传》中的白娘子是有人情
味的仙怪形象；《钟馗嫁妹》中的钟馗、《红梅记》中的李慧娘是极富人情的
鬼魂形象。 
最后是《董》戏的团圆结局。这是戏曲作品结局的一个著名模式，主人公
无论经过怎样的艰难困苦到了最后必然要有情人终成眷属。《梁祝》、《长生
殿》中男女主人公哪怕变成蝴蝶、哪怕是在阴间也要团圆。这时候为什么？是
因为戏剧要满足观众进戏场得到娱乐和放松、在虚幻假设中实现观众的愿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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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的目的。理想色彩越浓，与现实的差距越大。《董》戏是一部让人看了身
心愉悦的好戏，但是它现实吗？不现实。当然戏剧毕竟是戏剧，为了使之生命
更长久、更卖座、更适合上演，最好还是团圆结局。这也是为什么《桃花扇》
宜诵不宜演、不能让“广大观众”当场叫好的一个原因。《桃花扇》结局时，
作者不愿意为观众提供一个虚幻的圆满，宁可以一声沉重的叹息让人长思。但
我们不能说《桃花扇》不伟大不是一个好作品，但我相信一定有喜爱看悲剧结
局的观众，但也许数量太少。 
以上写了这么多，并不是在批评《董生与李氏》。我不敢也不愿用我浅薄
的知识对之妄加评论，我认为《董生与李氏》确实是一部好戏，特别是在形式
方面。例如现代化的音响效果和灯光效果，如“空白”在剧中留给人的美感和
韵味，如布景和色彩的美。我只是想一部戏不可能完美无缺，一定有遗憾，我
们是不是应该对此作出自己的思考，即使是被观众普遍赞扬的部分我们也可以
思索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它本身的完美还是因为仅仅是迎合了一般观众的口
味。在当代社会，能吸引观众去看戏可以说就是一种成功，但与传统戏剧相比
还缺少了什么也是我们应该思索的。 
 
